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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武昌蛇山之巅的黄鹤楼，一年四季游人如织，络绎
不绝。但许多到这里观光打卡的游客并不知道，公园的东
北角还有一处专为纪念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而设
的景区，内有岳武穆遗像亭、功德坊、“还我河山”石刻等旧址
遗迹。站在景区内的岳飞广场上，向北远眺——虽目力难及
五百公里之外，但心向往之，那里便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
一的开封朱仙镇。镇中心最繁华处，也建有一座纪念岳飞的
岳庙。

朱仙镇与武昌，一北一南，相隔千里，本无关联，却因岳
飞产生了跨越千年的精神共振与岁月和鸣——武昌是岳飞
屯兵驻守、挥师北上的“始发地”，他从这里多次北伐、驰援
淮西，立下赫赫战功，这座城也见证了他32岁便建节授爵，
继而封侯并最终晋封为武昌郡开国公的巅峰时刻。朱仙镇
则是岳飞北伐抗金、收复中原的“终点站”，他率岳家军挟连
续大捷之威进驻于此，距重返故都、重整山河夙愿仅一步之
遥，却被十二道金牌无情拦阻，留下顿枪勒马、抱憾撤军的
千古遗恨。这两地，一始一终，将岳飞一生的忠勇传奇、辉
煌悲怆和最后绝唱，永远定格在历史长河之中。

2015年我还在开封工作时，曾前往朱仙镇的岳飞庙参
观拜谒，并在镇外一处旷野中寻到岳家军的点将台。当年
金戈铁马、仰天长啸，将士一呼、气动山河之地，如今只剩一
方土台和一块石碑。站在台上，环顾四野苍茫，我竭力想象
岳飞是怎样意气风发地跨战马、提银枪，在这里点阅三军，
向将士们发出“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豪言，然而回
应我的，只有寒风吹过麦苗野草发出的呜咽。此情此景，让
我突然想起明朝宰相于谦路过朱仙镇时所写的那首《岳忠
武王祠》：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中兴诸将谁降敌，
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青山荒冢白云多。如何一别朱仙镇，
不见将军奏凯歌。

归来后思绪万千、感怀难平，于是动笔写下《朱仙镇：不
见将军奏凯歌》，聊抒心中憾叹。从那时起，我便知晓了武
昌与朱仙镇的渊源，想再写些关于岳飞与这两地的文字，却
始终未寻得合适契机，只得将它搁在心里，时时思忖。

等到2018年初，我因工作变动回到武昌，得了地利之
便，闲暇之余，多次去黄鹤楼公园的岳武穆遗像亭凭吊怀
古，又时常在武昌的大街小巷间辗转，追寻当年岳飞在这
里留下的痕迹，了解更多岳飞与武昌的故事。直到2025
年底的某天傍晚，我再次从岳飞广场下来，走上长江大桥
时，抬眼望见落日余晖熔金般倾洒在江面，波光粼粼的江
水像极了一条缀满碎金的绸带，向东奔流不息。驻足桥
上，扶栏远眺，扑面而来的江风中竟隐约可闻贾鲁河的气
息，耳畔似有铿锵词声回响……这不正是我一直寻觅的感
觉吗？兴奋之余，我立即返回家中，一气呵成写下这篇《江声
河韵“满江红”》。

一

黄鹤楼公园的岳飞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高8米、重达16
吨，气势雄浑、大气磅礴的岳飞铜像。每次去瞻仰时，我都
会尝试从不同角度与他对视。无论怎么看，扶鞍勒马的岳
飞，都是眉峰紧蹙、目光北望，英武中藏着无尽忧思，身旁的
战马垂首嘶鸣，似欲奋蹄而起，冲向敌阵。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他生前受封
至武昌郡开国公，死后被追封为鄂王，后人尊称“岳武穆”或

“岳王”。梁衡在《把栏杆拍遍》中开篇写道：“中国历史上由
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成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
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而在文中点评辛词《破阵子》时，
他又说：“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
戈之声的力作。”

在我心中，岳飞与辛弃疾各有千秋，但若论武略与事功，
岳飞或许更令人动容。辛弃疾的生年比岳飞晚了近40年，
他出生时岳飞早已封侯拜将，文采武功享誉天下。辛弃疾毕
生虽也以收复中原为志，但他率抗金义军归顺南宋之后手中
便再无兵权，一腔报国热血只能化作终生郁愤之词。岳飞却
大不同！论武力，他位列“中兴四将”之首，手中的沥泉枪，曾
在漫天血雨中刺穿无数金军铁甲，每一次挥舞都带着“还我
河山”的呐喊，不仅在百战无敌中打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的赫赫威名，更是于风雨飘摇中撑起南宋王朝残破的半壁江
山；论文才，他的词作功力少人能及，一支羊毫笔，饱蘸满腔
不屈的热血，以雷霆万钧的笔力写就了一首首铿锵激昂、荡
气回肠的家国悲歌。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满江红》了。数百
年来，仅一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就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
志士为家国赴汤蹈火、慷慨献身。

岳飞一生其实写过两首《满江红》（其中第二首是否为
岳飞所作，学界尚有争议，但数百年来早已深入人心），而这
两首词作恰都在武昌期间所写，也是他人生遭际和时代命
运的真实映照。至今读来，仍能从字句中闻听金戈铁马的
呼啸，从词韵里叹怀英雄末路的无奈，从笔墨中触摸那颗炽
热滚烫的爱国之心。

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岳飞奉南宋朝廷之命率军进
驻武昌。彼时的武昌，既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也是剿灭
淮西贼寇、抵御金军南下的核心防线。在他心中，这里更是
收复中原、重整山河的根基之地。据武汉地方文史资料记
载，在武昌驻扎时，岳飞治军严明，帅府设在司门口，校场立
于小东门沙湖畔，中军营驻在大东门晒湖旁，马队扎于马蹄
营，水军基地则选在岳家嘴，“精忠岳飞”旌旗在各处营地迎
风猎猎，练兵鼓声于陆地江面昼夜不绝。岳家军的忠勇，也
不只对朝廷，更对天下百姓。“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
严明军纪，让他们与武昌百姓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现今武
昌仍在使用这些地名，既是对那段岁月往事的鲜活见证，也
是这座城市与百姓对岳飞和岳家军的永久铭记。

驻守武昌期间，岳飞心中思虑最多的，还是如何挥师北
伐、挺进中原，早日收复故土。绍兴四年（1134年）秋，他在进
驻武昌仅几个月后便率军北进，开启了第一次北伐。首战郢
州（今湖北钟祥），部将张宪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攻破城池，此
战歼伪齐军七千余人，守将荆超投崖自杀；次战襄阳，守将李
成本就是岳飞征讨江西贼寇时的漏网之鱼，听闻岳飞前来兴
师问罪，吓得魂飞魄散、不战而逃；随州之战，岳云手持双锤
冲锋陷阵，最先攻上城垣，伪齐知州王嵩被俘，岳云从此享有
勇冠三军之誉。随后，岳飞率军乘胜追击，分兵两路夹击邓
州，收复唐州及信阳军，襄阳六郡尽数重回南宋版图，彻底粉
碎了金军建立伪齐政权为宋金缓冲地带的阴谋。这是自北
宋遭难、南宋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收复中原失地。岳飞
更因此战功，32岁便获授清远军节度使，封爵武昌县开国子
爵。以而立之年建功授爵，纵观两宋，只此一人。

得胜班师回到武昌后，岳飞登上黄鹤楼，凭栏北望，中
原大地烽烟四起，故乡汤阴的家园仍陷落于水火之中，故都
开封的宫阙还笼罩在烟云之下。他胸中的豪情与愤懑交
织，挥笔写下《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
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
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
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
游，骑黄鹤。

这是第一首《满江红》，也是一首写在胜利之上的凯歌，
字里行间少有颓唐之色，更多是昂扬之志。山河残破，家国
沦丧非但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一鞭直渡
清河洛”的决心。在他看来，收复中原、重整山河，不过只是
时间问题。

二

我常想，这样一个忠君报国的将帅，本应是一个国家的
幸事。此时的南宋早已偏居临安，江山残破，风雨飘摇，外
有金军压境，内有乱贼四起，皇帝心思摇摆不定，文臣武将
各怀鬼胎，主战主和争执不断。而此时的岳飞经过多年征
战，已是文韬武略、独当一面的将领，深得宋高宗赵构信任，
经常调派他四处“剿寇”、八方“救火”。绍兴三年（1133年）
时，岳飞奉旨率军前往江淮，一举平定以李成、张用为首的
流寇，收复大片失地，赵构闻捷大悦，亲书“精忠岳飞”四字，
制成旗帜赐给岳飞，并加官晋爵，以彰其忠勇。绍兴五年
（1135年），南宋朝廷又调岳家军清剿洞庭湖地区的杨幺起
义军，岳飞再因战功晋封为武昌郡开国侯，同年又被封为武
昌郡开国公。

若以世俗的眼光看，作为南宋朝廷地位最显赫的将领之
一，岳飞不仅手握重兵，而且备受倚重，用战功卓著、名垂青
史来评价，也是实至名归了。换作一般将领，在朝纲不振、朝
不保夕的时局之下，想得更多的或许是在乱世风云中如何拥
兵自重，又或许是在波云诡谲的朝堂之上怎样明哲保身……
但是，岳飞并没有这样做。以他的聪明才智，又怎么会想不
到这些呢？只不过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也不屑与那些蝇
营狗苟之辈为伍，他的心中装的是家国、是大义、是故土，没有
什么位高权重能比家国大义更重，没有什么期盼能比重返中
原、重回故乡更为迫切。

襄阳六郡的收复，并未让岳飞停下北上的脚步。绍兴
十年（1140年），经过数年精心准备，岳飞再次从武昌挥师
北进，开启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北伐。此时的岳家军，已
发展成为拥有骑兵、步兵、水师等多个兵种的精锐之师，其
中背嵬军更是清一色的重骑兵，战斗力极强。兵锋所指，所
向披靡。一场场大捷，像一道道惊雷炸响在中原大地，回响
在南宋朝堂。郾城一战，岳飞亲率重骑冲锋陷阵，大破金兀
术引以为傲的“铁浮图”和“拐子马”；颍昌之战，岳云率八百
余骑血战金军，身被数十创仍死战不退，最终斩杀金兀术的
女婿夏金吾等将领，缴获金军大旗数百面。接连的胜绩让岳
家军士气如虹，一路追击不断溃散后撤的金兵，兵锋直指北
宋故都开封。据说进至朱仙镇时，更是创造了“五百背嵬骑
大破十万金军”的传奇战绩。“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流传在
金军士卒口中的这句哀叹，成为岳家军忠勇善战最好的注
脚。反观金军，此时已元气大伤，屡战屡败，士气低迷，不少
士卒畏岳家军如虎，纷纷来降。《宋史》记载：“兀术等皆令老
少北去”。也就是说，此时的金兀术已准备放弃开封北归。
朱仙镇距开封，按宋时仅45里，只需骑兵一阵冲锋，便能抵
达故都城下，一雪“靖康之耻”也不再是梦想。

然而世事无常，历史总于无情中透着刺骨的冰凉，给后
人留下无数扼腕痛惜的遗憾。就在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之
际，十二道金牌从临安快马加急送来，一道比一道急促，一道
比一道严苛，强令岳飞班师回朝。咫尺之地，成了再也无法
跨越的天堑。“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岳飞仰天长叹，和泪泣
血。他知道，这一撤，此前收复的失地将再度沦陷，刚刚燃起
希望的百姓又要陷入水火之中；这一撤，已经准备退却的金
军又能获得喘息休整之机，再想北进中原，势必难如登天。

君命难违，百姓难弃。撤军前，岳飞顶着压力停留了5
天，尽最大努力帮助朱仙镇附近的百姓向汉水上游的六个
州府迁移，以免曾经“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的百姓遭
到金军重返后的报复性屠杀。“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
者如市”。史料中对当时情景的记载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
冰冷的几个字，映照的现实，却是老人的哽咽、孩童的啼哭、
百姓的挽留交织在一起，久久回荡在朱仙镇的上空。蔡河
（后为贾鲁河）的涟漪，载着百姓南迁的愁绪远去，却带不走
将军未尽的憾恨。岳飞眼含热泪，牵着老人的手，摸着孩子
的头，一遍遍安慰大家：“我此去，必当再率大军北进，收复
中原，还大家一个太平家园。”那一刻，他不再是百战百胜的
将帅，而与那些再度失去家园的百姓一样，是个有心报国、
无力回天的普通人。他知道，许下的承诺，不过是一句无法
兑现的慰藉。

南归途中，岳飞便得知，宋军刚收复的中原多地又被金
军夺回，只得悲叹：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
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回到武昌，岳飞再次登上蛇山。
迎面吹来的江风依旧，肆意撩拨着他的发丝；黄鹤楼上的栏
杆依旧，一如他此刻沉重无奈的心情。豪情化作悲愤，壮志
跌入尘泥。他凭栏而立，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挥笔写下了
第二首《满江红·怒发冲冠》：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
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
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
河，朝天阙！

这首词，句句铿锵，字字泣血，如同他心中不灭的火焰、
不屈的意志，将南宋军民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的渴望写进字
里行间，那是英雄的呐喊，是志士的悲愤，是未酬的壮心，是
刻在骨血里的恨，是至死难平的憾。

三

黄鹤楼公园的岳飞铜像左后侧不远处，一块不大的岩
石上，刻着“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据说是岳飞手书真迹的复
刻。刻工极为精细，笔力苍劲且一气呵成，但我从这铁画银
钩的四字中读出的，却是他的激愤、悲痛与不甘。

我常想，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将帅，本应是一个王朝
的柱石。年仅34岁，便已位列“开国公”。南宋的爵位序
列里，“公”是最高爵位，仅次于“王”的存在，几乎是文臣武
将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在那个“君权天授，命由天定”的
封建时代，“草根”出身的岳飞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应该说
上天还是给予了特殊“眷顾”的。这同时也注定岳飞不会
是一个普通将领，更不是一般寻常的人。如果是那样，已
经功高盖世的他只需按照朝廷下达的指令行事，率军拿下
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便不再前
进，只需建立防线挡住金军南下，就可以安然享受荣华富
贵，如何会为秦桧之流留下以谋逆之名构陷他的口实，最
后含冤饮恨死于大理寺狱中？当然，如果岳飞那样做了，
或许世人早已把他忘记，或也不过只是史书里一个名字而
已，又怎会被人们以其生命数倍、数十倍的岁月记住他，数
百年来一直纪念他？

自古以来，英雄的悲剧都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
代的悲哀。回顾两宋三百年，最让后人神往的，是北宋时登
峰造极的文化瑰宝、艳绝世界的东京梦华；最让世人嗟叹
的，却是其“重文抑武”的国策。就是这样一个当时的“国家
战略”，让无数文人墨客得以挥毫泼墨、指点江山，却让武将
士卒无心枕戈待旦、驰骋沙场，最终导致军备能力与大国地
位不相匹配，屡受外敌侵扰之患，甚至被冠以“弱宋”名声，

“澶渊之盟”的屈辱、“靖康之耻”的伤痛，成为两宋历史上永
远无法抹去的伤疤。

纵览历史，忠臣良将辈出，奸人贼子亦不乏其例。“自古
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飞的悲剧，在这
句话中其实早已注定。我曾在朱仙镇岳飞庙见过“五奸跪
忠”的铁像。秦桧、王氏（秦桧之妻）、张俊、万俟卨、罗汝楫
五人，赤身露体、低头俯首，跪在岳飞像前，千百年来接受世
人鞭打唾骂。世人皆以为是奸臣误国，其实秦桧之流的奸
佞陷害只是表象，如果深究细想，根子是朝廷懦弱、众臣苟
安，是那个狭隘与私心充斥的时代对英雄无情地抛弃。若
没有朝廷的纵容、皇帝的默许，秦桧纵有万般毒计，又怎能
轻易得逞？即便权势滔天，又如何搬得倒国之柱梁？南宋
各军中，唯有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具备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
力，可将军在外为国浴血征战，没有倒在正面接敌的战阵之
中，却折在背后朝堂飞来的暗箭之下。

绍兴十一年（1141年）初，从中原被迫班师后回到临安
的岳飞，正等待朝廷对他“抗命北上”的处置。此时的中原，
没有了岳家军的威胁，金军又重新变得趾高气扬，派重兵侵
入淮西。南宋将领畏战怯战，导致军队连连败退。危急关
头，南宋朝廷又想到了岳飞。于是，一道道金牌传递的公文
再次递到岳飞手中。还在病中的岳飞率八千亲卫铁骑昼夜
兼程，再次驰援淮西。闻悉岳家军至，金军立即退兵。

这一战，成了岳飞一生中领兵出征的最后一战。淮西
之危解除后，岳飞被朝廷擢升为枢密副使，实则被解除了兵
权。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月，急于和谈的秦桧在金军元
帅完颜宗弼多次威逼催促之下，伙同张俊收买了岳飞部将
王俊、王贵，诬告岳飞谋反，将其囚入狱中，又示意其党羽万
俟卨等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于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前一
日）将岳飞杀害，岳飞年仅39岁。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同
时遇害。“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至此成为绝响，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化作千古憾事。消息传到武
昌，百姓披麻戴孝；传到朱仙镇，蔡河流水呜咽。百姓们在江
边河畔设立灵堂，为岳飞焚香祭拜。两座相距千里的古镇，
在同一时间为同一位英雄低吟悲歌。一江一河的回响，把
一位英雄的壮志与悲怆，传颂得如此真切。

岳飞死后，鄂州军民多次联名上书，请求为其平反的呼
声从未断绝，而朝廷却只顾着向金称臣纳贡、割地议和，对
此置之不理。可惜，求和并未换来真正的和平，苟安也无法
得到真正的安宁。之后多年，南宋朝堂无主战之臣、军中无
能战之将，只能在被恐吓骚扰、肆意羞辱、任人拿捏中苟且
偷生，惶惶不可终日。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七月，
宋孝宗即位后才将岳飞生前的职衔全部恢复，冤案得以昭
雪。英雄虽已无法再为国征战，但忠魂却仍在护佑着南
宋。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宣布岳飞谥号为“武
穆”。嘉泰四年（1204年），宋宁宗为鼓舞军民抗金士气，追
封岳飞为鄂王，后又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这一切都已
无力回天，南宋国势日渐衰微，领地逐步减少，自保尚且艰
难，遑论收复中原。岳飞受追封鄂王后又75年，年幼的宋
怀宗赵昺在崖山海战中被蒙元军队逼到走投无路，为免“靖
康之耻”重演，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尽，苟延残
喘的宋王朝自此覆亡。岳飞收复中原故土的豪情，从此化
作词笺上的点点墨痕。

岳武穆遗像亭的亭柱上，镌刻有这样一副楹联：
撼山抑何易，撼军抑何难。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

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奉谠论复兴家国，留得乾坤

正气，新猷端自四维张。
不爱钱，不怕死；常镇荆湖，复兴家国……短短60

字，是后人对岳飞的深情礼赞，既写尽了他的一身正气、一
世功勋，更道尽了他的一生夙愿。史料记载，岳飞在鄂州镇
守时，朝廷对军队的粮饷供应都困难，他便在鄂州和襄阳等
地开展营田、屯田，既增加了军队收入，也减少了百姓负担。
一些文人学士感叹乱世难治，岳飞却说：“只要文官不爱财，
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岳飞蒙冤下狱后，秦桧曾想借籍
没其军财家产来掩饰罪行，结果只抄得玉带数条，以及甲胄、
鞍马、弓箭等军中物用，岳飞住处更是“惟布衣瓦屋，无华饰
之具，江南士大夫家所未有也。”此后，“文官不爱财，武官不
怕死，天下就太平”便被世人广为传诵。到明清时期，人们又
将宋高宗所赐“精忠岳飞”与岳飞背上刺字“尽忠报国”合称
为“精忠报国”，这四个字逐步演变成爱国精神的象征，升华
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谱中的不朽图腾。

四

随着英雄逝去，武昌与朱仙镇也似与岳飞在两地的命
运一般，渐渐走向不同的轨迹——朱仙镇因黄河几次改道，
蔡河渐渐淤塞，到清代中期时开始慢慢沉寂，虽然镇子上如
今仍然热闹，但已难再现当年“粮船塞港、车马填街”的繁
华。再看武昌，数百年来凭着长江之利始终挺立潮头，从明
清的商贸重镇，到清末的“首义之城”，辛亥革命的枪声终结
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让这座城市成为改变近代中国
命运的起点。如今的武昌，已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当
年岳飞屯兵操练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个车水马龙的繁华商
圈，江滩公园内游人如织，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笑声清
脆。岳飞的“精忠报国”，革命者的“敢为天下先”，在时代浪
潮中代代相传，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早已成为这座城市
精神气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翻开桌上的日历，2026年4月2日（农历二月十五），是岳
飞诞辰923周年。九百多年过去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岳飞虽已
远去，但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岳飞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这，就是英雄的价值。

农历马年春节前，终于完成《江声
河韵“满江红”》的最后一次修改，我长
舒了一口气。对读者而言，这或许只
是篇普通文章，但于我，却是了却了一
桩记挂十年的心愿。

岳飞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书
写岳飞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或颂其
赫赫战绩，或悲其千古蒙冤，或扬其忠
勇气节。自从2015年我寻访朱仙镇，
萌生了写作念头后，如何跳出固有框
架，挣脱刻板史料，写出一个有勇有
谋、有胆有识、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
岳飞，便成了困扰我多年的难题。我
不愿将岳飞塑造成遥不可及的历史符
号，更想展现他鲜活的多面性与穿越
时空的精神力量。出于敬畏与审慎，
迟迟不敢落笔。

回到武汉后，武昌的江边、街巷是
我流连最多的地方。在司门口徘徊，
遥想岳飞帅府旌旗猎猎；在岳家嘴驻
足，仿佛听见水军操练鼓声震岸；在黄
鹤楼伫立，忍不住触摸岳飞凭栏北望
的忧思。闲暇时，反复研读《宋史·岳
飞传》等史料，感知他32岁便在武昌建
节封爵的意气，体味朱仙镇饮恨撤军
的悲怆，英雄的形象在考证与探访中
愈发鲜活。

直到那次长江大桥之行，落日熔
金，江风拂面，涛声入耳，“江声”“河
韵”“满江红”骤然浮现，让我豁然开
朗：武昌是岳飞功业起步、精神孕育之
地，朱仙镇是他壮志未酬、悲怆落幕之
所，长江、蔡河（贾鲁河），一江一河，一
始一终，完整勾勒出英雄的人生轨迹
与精神内核。尤其在武汉工作生活的
这几年，我不仅领略了首义之城“敢为
天下先”的气魄，更亲身经历了世纪疫
情中，这座英雄城市众志成城、攻坚克
难的悲壮与豪情。这座城市的英雄基
因，早在岳飞驻鄂抗金的岁月中便已
刻入血脉，历经千年积淀，与城市风骨
融为一体，化作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绝
境之中坚守不弃的磅礴力量。

江声河韵千载不息，英雄与城市
共铸丰碑。我始终坚信，英雄精神贵
在传承，文字之力重在传扬。于我而
言，这篇文字的创作不仅是一次灵魂
的洗礼，更是对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
深情礼赞。愿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
量，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
前行。

英雄与城市
共铸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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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安杰：湖北人，从军25年，曾多
次参加抗洪、抗震和重大军演报道，在
人民日报、新华网、解放军报等媒体刊
发新闻及文学作品20余万字。


